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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咸水”妈祖与“淡水”妈祖* 
——以霞浦沿海渔村和福安沿江集市为例 

 

蓝炯熹 
 

                                                                           

本文以福建省霞浦沿海渔村和福安沿江集市的妈祖婆信仰为例，比较二者在鼎建宫
庙、信仰人群、置办庙产、祭祀活动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了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信
仰的地方性特征，以及妈祖信仰从闽东咸水区传播到淡水区的过程。 
关键词：咸水  淡水  妈祖信仰 
作者蓝炯熹，1948 年生，福建省宗教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闽东”的地理方位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清代，一般指福建省福宁州（后为福宁

府）地界。现在常特指福建省宁德市所辖县（市、区）份。本文选取清代以来与福宁府

从属关系相对稳定的县份霞浦与福安为参照系，讨论闽东的妈祖信仰问题。 
闽东人称海水为“咸水”，故清乾隆《福宁府志·地理志》在言及“官井洋”时

曾有“洋属咸水，中有淡泉涌出”之句。从地理位置看，霞浦县“三面滨海”是一个比

较典型的沿海县份，其沿海渔村属“咸水区”；而“福安县治，去海稍远。”除了南部小

部分靠海外，大部分陆地的内河水系较为发达，其沿江集市、码头当属“淡水区”。 
妈祖，在闽东称为“妈祖婆”或者直称“阿婆”。清代，福宁府所属各县，均建多

处妈祖庙。“所建固未足当大观也，而宁人每逢诞日，少长咸至，供献丰洁，冠履杂

沓，诚诚恳恳。”福宁各级官员则每年“循例当祀天后”①举行国家春秋祀典。闽东民

间祭祀妈祖婆，在祭祀的方式与内容上与官方不尽相同，由于咸水区与淡水区的人居状

况和经济生活的不同，其妈祖婆信仰人群的主体结构和祭祀活动也存差异。 
通过对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信仰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解读两个区域妈祖婆信仰的

地方性特征，而且还可以探索妈祖信仰传播与扩展过程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事象。 
 

一、宫庙鼎建与信仰群体 
 
霞浦咸水区妈祖宫庙鼎建的时间较早，其官方祭祀天后的庙宇在县城东郊利埕，

                                                        
* 本文系国家十五规划社会科学课题《妈祖信仰的文化认同功能研究》（项目批准号：03BZJ010）阶

段性成果． 
①
 李拔《福宁府志》卷之三十四，《杂志·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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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载，天后庙，“原州（指福宁州）建于利埕。”明代名“灵

慈庙”。“旧在东门内，嘉靖辛酉（1561）毁，万历十三年（1585）境内合赀重建于鳌桥
外。鼎革后，屡经修葺，至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间，飓风复坏，前郡守余文仪，霞
浦令胡世钰率邑人重建于东郊观音阁旧基。”妈祖信仰始于北宋，“宣和间，初赐庙额曰

‘顺济’。”①而霞浦松山妈祖庙，“建自宋朝，在洄澜岸口。”②足见霞浦建庙之早。 
福安淡水区妈祖宫庙鼎建的时间，则晚得多。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鼎建时间在

清代。福安官方祭祀天后的庙宇在城内的龟湖山，据乾隆《福宁府志·杂志·坛庙》

载，为“乾隆六年（1741）建”。是目前所知福安鼎建时间最早的妈祖宫庙。据现存明
清两代的《福安县志》记载，明之前，福安没有妈祖庙。虽然，万历《福安县志·营缮

志·坛祠》载：有顺济行宫“正统初，建祠洋头湖上。”但却内祀临水夫人，临水夫人

“唐大历中传庐（闾）山术，居古田临水殿，封崇福广利太后元君”。光绪《福安县

志·典礼·祠庙》延续万历志的记载。可见，福安“顺济行宫”并不祭祀妈祖，也未载

入“天后庙”之列。光绪志另列的“天后庙”条目中明确记载福安域内各天后宫庙鼎建

时间的是，坦洋庙，道光三十年（1850）初建，光绪二年（1876）重建。溪柄庙，道光
间建。甘棠庙，光绪八年建。绣溪尾庙，嘉庆二十五年（1820）建。棠濑庙，嘉庆四年
建。③这些庙宇的建筑时间都晚于龟湖山天后庙。 

综上所知，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妈祖信仰现象至迟在宋代已远涉咸水来到了霞浦

县，自古以来兴化湾（包括湄洲岛）渔人便有春夏季转场到霞浦三沙湾捕鱼的传统，同

时，与霞浦县紧密相连的福鼎沙埕港便有大量的来自海边的兴化移民。④这种自然与人

文的联系，使得宋代霞浦妈祖宫庙的鼎建成为可能。到了清代，历史悠久的松山渔村妈

祖庙宇便有了“天后圣母行宫”命名的资质。⑤而福安较迟鼎建妈祖宫庙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虽然福安淡水区与霞浦咸水区有水路相通，但是要将海洋神灵引入淡水区，得靠

渔人舟子来实现，而福安沿海不属于兴化湾渔人捕捞的范围，只有凭借海上贸易的发展

才能提供这种条件。在明代之前，闽东的海上贸易并不发达，清初的海禁又加固了咸水

区与淡水区的阻隔。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翌年福建开禁展界，闽东海上贸易得以恢

复并有所发展。随着“五口通商”后福州港的兴起，以及咸丰、同治年间闽东茶叶市场

海外需求量的剧增，加之闽东三都澳海关的建立，使得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的关系迅速

紧密起来。此时，福安已是闽东茶叶大宗出口的重要市场。万历年间福安集市仅 3处，
到了光绪年间福安集市已多达 24 处。除了 7 处在福安城内外，其余的都分布在福安的
多条水域。⑥同时，随着处于咸水、淡水交汇处的赛江集市的逐步兴隆，以之为依托，

                                                        
①
 李拔：《福宁府志》卷之三十四，《杂志·坛庙》。 
②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③
 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之十三，《典礼四·祠庙（附）》。  
④
 孙曙红：《湄洲祖庙与松山天后宫的关系》载《两岸学者论妈祖》（第二集），第 34 页，香港闽南

人出版公司，1999 年版。 
⑤
 现存的清乾隆五十八年《松山澳靖海宫田园桁租赐宫碑记》石碑载，松山“山之麓旧有天后圣母

行宫。” 
⑥
 参见万历《福安县志》第一卷，《舆地志·集市》、光绪《福安县志》卷之三，《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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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便逐步成为山货、海货在闽北腹地与闽东诸县流通的枢纽。另者，海神妈祖在清雍

正十二年（1734），“奉文各府州县一体建庙奉祀。”①因此，在“一体建庙奉祀”的敕

令昭示之下，妈祖宫庙的相继出现，除了有乡间里人乐于捐建的缘由，也必然有官方奉

旨倡建的动因。闽东人妈祖信仰的形成应该有一个从咸水向淡水逐步传递的过程，鼎建

宫庙条件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霞浦咸水区和福安淡水区鼎建妈祖宫庙的主要倡捐者不同。前者以渔人为主，兼有

海防军士；而后者以商人为主，兼有庠序士子。 
霞浦县咸水区“沿海之氓，田少海多，往往藉海为活。”“自外江七都港沿海岸而西

至东冲，内延官井洋、东虎洋、盐田港，其间居民，虾蟹、鱼鲜之属，莫不各从其事。

而三沙面临深水大洋，居民远涉于台湾、漳、泉而外，所得多远海之货，比（福）鼎、

（福）安、（宁）德诸港内者迥不相侔，故贩鱼者特称之曰：‘三沙货’”。虽然，“渔人

之于海也，觇云知风，占候知性。”
②
但是，海洋凶吉莫测，渔季丰歉难定。如渔村谚

语所言：“海水没门限（门槛）”、“行船走马三分命”，渔村伴海为生，大海决定渔人

命运。宋代便接受妈祖信仰的霞浦渔人，奉妈祖婆为“海神”，鼎建阿婆宫庙，以求海

神保佑，获取妈祖婆全方位的庇护，已然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在某种意义

上，渔人是闽东妈祖婆信仰之最为必需与最为虔诚者。于是，霞浦地方志中便有渔村盼

望沐浴妈祖婆灵光的记载：“‘三南’沿海，各村创建（妈祖庙）不一，居民风涛绝险

中，呼吁立济。”“里人清训导张光璧有记：咸丰己未（九年，1859）七月初七，广艇擅
入，来商去劫，约二百余人，枪弹如雨，民无所措，祷于后。其夜，邻村见竹江有灯千

余盏若巡逻火，翌日询乡人窅然无有。旋起东北风，猛烈异常，匪艇翻掀如叶，转之潭

坞。圣母之灵不可无记。诗曰：‘炮震弹飞海浪奔，江村几女尽销魂。盈盈一水无生

路，簇簇群凶任触藩。圣母有灵驱鳄去，匪帆无计肆鲸吞。非徒博得安澜庆，捍患功深

显复恩。’其余历迹，不可胜记。”③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加深了渔人的妈祖崇敬与膜

拜，咸水区有经济实力的渔村便以鼎建妈祖宫庙为己任，不遗余力，付诸实施。以霞浦

县竹江村为例，竹江为岛屿村落，“环乡皆江也。⋯⋯舟楫往来，直通四海而遥。”“乡

之人以水为田，春冬则蛤、蛎资生，夏秋则捕鱼为业，家小康者多事诗书。”“乡分前、

后澳，张姓居前澳百余家，名曰‘繁英境’；郑、陈二族居后澳二百有余家。三姓外，

他族綦寥寥也。”④乡之东南隅，建宫庙祀天后，称前澳天后宫，为张姓所建。正座为

清代建筑，偏座为明代建筑。偏座原名顺济庙，清康熙二十三年扩建正座后并成天后

宫。⑤村西建后澳天后宫，是郑、陈二姓所建，天后“皆岁时伏腊，郑、陈二姓所奉为

主神者也。”⑥后澳天后宫神龛石座旁镌刻“旹嘉庆捌年（1804）葭月吉旦”。竹江对岸

                                                        
①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②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十八，《实业志》。 
③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④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六，《城市志》。 
⑤
 笔者在竹江村实地调查资料。 
⑥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六，《城市志》。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2007年第 2期 

 80

的沙江村也是纯粹的渔村，明清时期称为“沙洽村”，该村于乾隆年间欲重建天后宫，

拥有较大面积海埕的俞、黄、曾、汤四姓渔人祠堂纷纷捐其族产用于鼎建宫庙的用地与

资金。重建的天后宫气势宏伟，占地 2700 平方米，内有百级台阶，3 座戏台，霞浦渔
人俗语称：“沙舌（霞浦方言，即沙洽）妈祖宫，三十六天井。”①渔村以渔人家族名义

独建或合建天后妈祖宫庙，是咸水区妈祖信仰的特色之一。据民国《霞浦县志·祠祀

志》载，除了以上所述的利埕、松山、竹江、沙江的妈祖宫庙外，“其余里都建宫”者

有建于清乾隆间的三沙东澳境宫庙，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的东冲宫庙，建于明嘉靖年间

的东冲下位塘宫庙和建于清同治五年的盐田下街宫庙等。以上均为沿海渔村的妈祖宫

庙，其筹建者大都与当地渔人有关。 
除了渔人乐于捐建妈祖宫庙外，驻防的军士也是主要的倡捐者。民国《霞浦县

志·祠祀志》载，松山天后宫“清乾隆五十八年，郡守甄时济重修。⋯⋯嘉庆十六年复

鸠工增建。”今宫庙正殿悬梁上尚留墨字：“总镇福建延、建、福宁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

督吴万福前重建”，“大功福主福宁知州胡尔慥前禧舍银贰拾、□□□指挥官张□□首舍

银贰拾，祈保高陞”。民国志还记载，三沙东关境妈祖庙，“清嘉庆间左营水师员弁捐资

建”。东冲天后庙，“旧宇缩小，年久倾圮。乾隆四十八年，汛弁陈凯专倡捐拓地盖造，

有吴源立匾以记其事。”松山、三沙、东冲等处都是霞浦县海防要地。乾隆《福宁府

志·地理志》载：三沙港口“福宁门户，稽查最为要冲。现设福宁镇标千总一员，带兵

防守。”东冲口“最为要冲。今设福宁镇标千总一员，带兵防守。”清嘉庆八年汛兵六十

八名“分防松山汛”，松山汛兼辖“赤岸桥、罡溪塘⋯⋯后墩塘，兼渔井炮台水寨等

处。”
②
以上霞浦军事要冲的军士捐资倡建宫庙、祭祀天后，是视妈祖婆为军队（水

师、汛兵等）保护神。因为，康熙十九年（1680 年）妈祖被敕封为“护国佑民妙灵昭
应宏仁普济天妃”，是因为在清军平定台湾时，“（妈祖）神涌潮济师”。③咸水区军民

普遍认为，妈祖海神能够推波助澜，济军御敌。 
福安淡水区妈祖宫庙的鼎建，行商坐贾的资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是邑内知识

精英的倡导。福安淡水区的内河有东溪、西溪、交溪、秦溪、廉溪等，位于交溪中游的

龟湖边上是官方祭祀之地——龟湖山天后宫，宫内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二年八月的《天后

宫祀典田亩碑记》载：“福（安）邑宫殿，众商鼎建于龟湖山巅。颇具杰特之观。”天后

宫正殿悬梁上墨书“建庙董事”中包括商人张成联、胡性美、郭生泰、邱捷伦、周宗

计、郭志升、蔡云龙等 7人，另包括监生郑殿膺、陈最、李见龙、阮纯仁、周家礼、郑
殿诏、郑文谟、陈士尚等 8人，庠生周中规、李希藩、吴岱、林天宠等 4人，另外庠宾
陈文剑、乡耆陈性顺等人。建于福州城南台惠泽境的福安会馆“中祀天后，旁为邑人客

闽者旅馆。同治七年，董事李常荣等十三人，倡募重建天后庙并韩阳公所。”
④
福安会

                                                        
①
 俞孟中、黄亦钊：《沙江村民的妈祖崇拜调查资料》，未刊稿。 
②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十七，《武备》。 
③
 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 
④
 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之十七《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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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主要是福安商人聚会之处，也是士子赴考的旅次之地。馆中建有天后庙，足见商人、

士子对妈祖婆的虔诚之心。妈祖婆不仅保淡水区四境宁靖，还是淡水区的商业保护神，

可为商人们的市场进取保驾护航。同时，又护佑淡水区学子们的仕途经济通达无阻。 
清代在福安淡水区众内河之中，商船丛集、货物囤积、商品流通频繁的当属廉溪。

其沿江设立多处码头、集市，是闽东、闽北、浙南的商品集散地。廉溪中游设有富溪津

市，明万历《福安县志·舆地志·集市》载：“富溪津市，在二十二都廉村，旧名石矶

津，鱼盐之货丛集，贩运本县，上通建宁。旧设巡栏，今设官牙，以平贸易。”廉村对

岸建有富溪天后庙，今存富溪天后庙残碑云：“富津地属要冲，建（宁）、邵（武）、宁

（德）、罗（源），并本邑商船贸迁有无者业集于此。”廉溪上游穆水设有穆洋市，万历

又载：“穆洋市，在二十二都，盐货从富溪津过者，居积于此。盖廉溪之上游，亦泰

顺、寿宁、政和、松溪、浦城之喉舌。”穆洋码头的妈祖庙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①

廉溪下游为赛江，是福安河流的“半咸淡”之区，因与赛江连接的白马河是福安唯一的

咸水河，每涨潮时，白马河水涌入，赛江水变咸；每退潮时，白马河水泻下，赛江水复

淡。赛江设赛江市，其赛江码头也建有妈祖庙，从现存的资料看该地妈祖庙至少在清同

治年间已经存在。以上妈祖宫庙，大多是商人筹建的。今穆洋市、赛江市之妈祖庙均已

废圮，尚存的富溪天后庙正殿悬梁上墨书：“旹大清乾隆肆拾柒年（1778）壬寅岁次肆
月念贰日卯时谷旦鼎建。”张挂在富溪天后庙正殿内墨书于清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
木制捐资牌载：“咸丰十一年（1861）起同治三年止，重修天后庙信士乐捐银钱姓名”
在这些信士名单中除了赛江天后庙、白石司上天后庙、下天后庙，高岩薛氏祠堂以及当

地乡绅、船工外，还有大批商家。包括：赛江泰和号、洪口刘聚成堂、賽岐人和号、濑

头书盛号、恒茂仁记、双峰冯荣源堂、周盛号、隆盛号、恒茂义记、恒茂和记、荣泰霖

记、刘书元号、咸章号、双麟号、陈敬脩堂、彭双利号、荣泰潮记、合利号、聚利号、

新桂号等。根据现有资料，从清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赛江天后庙董事多为外塘人苏姓等

和赛歧商家陈姓、金姓等，这是赛歧天后宫董事会人员构成的一贯传统。外塘位于白马

河上游南岸，其人擅建船坞制造舟楫并驾舟贩运商货。淡水区商人与咸水区造船驾舟者

的联合体，构成了赛江妈祖婆信仰人群的主要组织者。② 
福安交溪上游的长溪支流坦洋溪畔设有坦洋市，光绪《福安县志·疆域》载，“坦

洋市，邑北四十里，茶商多集于此。”坦洋村崛起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闽东茶

叶贸易重要发展期，是福建省红茶极品——“坦洋功夫”的主产区和集散地。“同治五

年，坦洋又设茶税局，由省委员督办。”③足见清代坦洋集市茶叶经济之繁荣。坦洋村

天后宫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于光绪二年（1876）。初修、重修均由当地胡、
施、吴等姓氏茶商出资。民国二十二年《坦洋施氏族谱》记载了坦洋茶商世家之一的

                                                        
①
 见现存于穆阳缪氏祠堂的光绪五年《穆水天后宫》碑文：“至嘉庆五年，相基择址而庙始建，则告

成固有自矣。” 
②
 笔者田野考察所获赛岐商人陈氏房契附件。 
③
 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之六《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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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大丰”商号老板施镜波重修妈祖庙的义举：镜波公“承王父志，建祖祠，兴义塾，

造桥梁，充义仓，新天后、忠干之庙貌，筑乞子楼，不惜重赀，次第举行。” 坦洋天后

宫的建筑形制类同于建于福州城内的福安会馆天后庙。其妈祖婆神灵，也是直接从莆田

湄州岛分香而来的，当年分香时，所到之处，一路迎祭，整整费时三个月。
①
如上所

述，霞浦、福安两县妈祖信众的构成和他们筹建宫庙的年代都有明显的差异。 

 
二、置办庙产与祭祀活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闽东官方每年主持天后春秋祀典的开支并没有列入当年政

府税银度支的预算。乾隆《福宁府志·食货志·田赋》载：春秋各类祀典中县级官银开

支情况：霞浦每年“春秋祭祀文庙、山川、社稷、邑厉等坛并文公庙及匀增祭祀，共银

一百九十一两六钱八分”；福安每年“春秋祭祀文庙、山川、社稷、邑厉等坛并文公庙

及匀增祭银一百二十三两二钱。”光绪《福安县志·田赋》在本县每年官银“存留支

给”中，将官方祭祀的开支更为细化：“文庙春秋祭祀，银五十三两三钱二分。武庙祭

祀，银十八两。山川、社稷各坛备祭，银六十九两八钱八分。文昌庙春秋二祭并增寿

诞，银一十八两。”以上总支出官银 159.2 两，比乾隆年间增加了 36 两。而民国《霞浦
县志·度支志》记载官方祭祀开支金额、项目仍如乾隆《福宁府志》外，另加“嘉庆七

年奉文添给文昌祠祭品银一十六两”。以上文中始终不见官银用于天后祀典的记载。福

安龟湖山天后宫（官方祭祀天后之所）里的乾隆二十二年石碑证实了天后祀典之需由天

后宫自筹解决。该碑名为《天后宫祀典田亩碑记》，碑文既叙述了天后宫祀产确立的过

程，又彰显了知县黄彬协调归回天后宫祀产的功德。文曰： 
“⋯⋯福邑宫殿众商鼎建于龟湖山巅⋯⋯复捐银生息以为春秋享祀、神诞庆祝

之需。弟恐積铢锱，权子母，殊非经久之计。”适有慈云寺僧人将本寺田贰顷叁拾

肆亩零赁与薛某。“遵照奉文设法募赎之议，请将天后宫生息公银赎回本田，以资

祀典。经首事陈维屏、郑殿膺等给银陆百两仝僧赎明。事在乾隆十九年三月，夏侯

（笔者按：据光绪《福安县志》，即知县夏瑚）任内，具稟立案。因调任会城，未

经分管判承。豪强奸佃，乘机争夺。幸逢黄候（笔者按：据光绪《福安县志》，即

知县黄彬）临位，励精可务，废坠咸修。念事神治民，厥政维均。矧天后祀典在定

国勤民、御灾捍患之列，尤不可一日缺者，岂容不法之徒兼并吞？爰属督捕方少尹

将赎产按亩清釐丈量，除归慈云寺焚修，以壹顷伍拾肆亩贰分陆厘捌毛四忽，缮册

用印，给天后宫管业。即以庙器立粮干召良佃耕作，择诚实董事递季公储，变价输

课之余，用勷祀典。洵历久不敝之良法！自此黍稷升香，烝尝勿替，灵栖神格，永

讬湖山。而我黄侯此举，所关诚非浅鲜，其功德亦与之并垂不朽矣！⋯⋯本宫首事

仝勒石” 

                                                        
①
 参见蓝图：《坦洋乡村历史地理学报告——近现代华茶贸易与一个村落农民茶叶商帮的沉浮（1842-

1949）》（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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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不管是福安还是霞浦，官方天后祀典是由民间出钱、官方出力共同完成

的。究其原因，清代国家祀典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分，
①
而妈祖的官方祭祀

属于“小祀”，
②
虽然钦定的天后春秋祀典始于乾隆五十九年，但是祀典的官银开支仍

未“奉文添给”。天后宫的日常开支与每年祭祀活动的资金筹措至关重要，天后宫庙须

有一笔恒产维持宫庙的开支是咸水区和淡水区妈祖信仰群体的共识。 

霞浦咸水区天后宫庙的香灯之需，主要由渔人家族供给。现存于松山渔村“天后行

宫”的清乾隆五十八年（1792 年）石碑，碑名为《松山澳靖海宫（笔者按：内祀妈祖

婆）田园桁租赐宫碑记》，碑文中详叙了宫庙恒产： 

⋯⋯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春澳民见神像庙宇亟宜重修，禀明旧管神业，蒙县

主许，郡主甄恩为清查本宫田园山并南北两桁租息。谕令设簿勒石，转行署县主许

立案，俾首事照额轮流接管，以垂永久。 

⋯⋯计开旧管田亩园山南北两桁各号地段亩数： 

一亩坐落二十五六都洋坑地方，土名‘前丘’，受种一箩，又号土名‘坑园

拢’，受种六斗； 

一亩坐落二三都江边地方，土名‘新门’，受种八斗； 

一亩坐落二三都赤岸地方，土名‘坝尾’，受种七斗； 

一园坐落本澳地方，土名‘宫后’、‘宫门前’、‘大坪园’、‘大筧丘’、‘水清

园’、‘宫仔后’、‘大宫前’、‘山后’、‘后湾’，各一所； 

一旧管南桁海地，坐落长表泰子帽，土名‘宫仔’、‘叠石’、‘瓦窑’、‘圭

爬’，各一所； 

一旧管北桁海地，坐落佛堂，土名‘小门’、‘高山北’、‘钓鱼壑’、‘马墓’，

各一所； 

一旧管本澳网门，坐落火焰山，土名‘崎兜’，共计六口。⋯⋯本宫首事仝勒

石。 

碑文落款的宫庙首事、董事名单为张姓、程姓、林姓、陈姓等，他们都是松山渔人

家族的主姓。 

霞浦沙江渔村天后宫现存清道光二年（1822）一月《禁永宪奉》石碑，从碑文可

知：沙洽（即沙江）渔村“祖上俞、陈、盛、曾、汤、朋等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间，在前州徐任内，请给东西两崎印照：东至大倪文岐，西至山仔火烧湾，南至青流三

屿，北至沙洽横港中沁。其界内纲门土名‘窑前土列’、‘港东土列’、‘角芦屿’、‘自墓’、

‘南门’、‘砚稷’等处，共年纳官银八两四钱三分，判佃挂网采捕，租归该村天后宫作

香灯之用。⋯⋯” 俞、陈、盛、曾、汤、朋是沙江渔人家族主姓，他们将各自族产海

埕无偿给予天后宫为业，作“香灯之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沙洽俞氏宗谱》内

                                                        
①
 参见《清史稿》卷八十二，《祭礼一》。 
②
 参见张宏民《国家祀典中的妈祖》，载《两岸学者论妈祖——闽台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77-283 页，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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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俞家起基海埕形图》，图中文字署明：“自康熙年间，业许天后宫，给有渔、粮，由

单为据。”可以为旁证。 

福安淡水区沿江集市的天后宫庙也置有庙产，福安龟湖山天后宫便是明证。现存福

安廉溪上游穆洋镇缪氏祠堂的《穆水天后宫》碑记载了自清乾隆至光绪的近百年间，天

后宫信众捐资生息、鼎建宫庙，庙田出典、重修宫庙，赎回典田、重置庙产的全过程： 
⋯⋯本村天后宫，自乾隆四十九年，某等先人虔诚捐资，轮流生息。至嘉庆五

年，相基择址而庙始建，则告成固有自矣。而肃庙貌以定神栖，炉火更不可阙，是

以余公讳其政者，乐善好施，舍田数亩，作本庙香灯祀典，遂頼以不坠焉。无何圣

母寿诞，袅篆常清，而年湮代远，庙宇罔肃观瞻，前廊后寝半皆倾圮。尔时，首事

目击心伤慨然，有志修举，又因工程浩大，费用浩繁，庙内并无别矣。无奈将庙田

估价出典，以为修整之需。此虽首事一时权宜之计，亦有举莫敢废之理？故如是

也。兹幸明神呵护，某等锱铢充積，所有出典之田俱已赎回，特以各契递年交管。

恐日引月长，未免有遗漏之处，故建议将现管田亩地塅秤数，暨给照之葛南坂园

坪，勒载碑石，以垂久远。庶使后人得以一览而知。至庙内倘有续置产业，以及公

项钱文，各首事子孙务以同心协力，共襄盛举，以承先人之志，毋得觊觎致干咎

戾，是某等所厚望焉。 

大清光绪五年己卯岁次秌八月董事等     仝立 

清同治六年（1867），福安廉溪下游的赛江市天后庙的置业过程较为复杂，天后上

下庙董事由外塘、赛岐商人为主体，他们合议，除了原属上下天后庙管业的店铺仍然归

天后庙外，再由公众中抽出店基两间与杨家对换坞埕，在坞埕设立牙行，供停泊船艘之

用，收取租金。“嗣后，店归杨家收租，坞由两庙动用。”50 余年来双方毫无异议。由

于当年“分约内有载及，向后杨家船坞或有受买，其杨家店地基贰间仍归还上下庙分收

云云，则双方原业显系暂行抵用，当有丝连未断之意。”到了 1920 年，因坞埕用地被

“凭空影占”发生纠纷。次年，经县政府判定，又经协商，坞埕重归杨家，店基仍属天

后庙管业。
①
在为天后宫置产业的过程中，霞浦咸水区与福安淡水区的信众们显出同样

的热心与慷慨。咸水区的渔人信众多以族产捐出，而淡水区的商人信众除了出资外，为

了庙产增值，采取了更加灵活多样的手段。 

每年官方春秋天后祀典分别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生日和农历九月初九日天后

升天日举行，官方天后祀典隆重、庄严、肃穆。光绪《福安县志·典礼》中刊载了《祭

天后礼》的全部程序与内容，并同时作了说明：“今闽省、府、州、县致祭天后庙，有

用朝服，行三跪九叩礼，后殿行二跪六叩礼，与《通志》不符。或咸（丰）、同（治）

以后议注别有更尽，县署既无成案可核，未知何据？兹仍照《通志》，以俟查考。”表明

闽省、府、州、县各级官方天后祀典尚不规范统一，只等假以时日才得完善。民间天后

祭礼更没有统一的程序与规矩，不管是咸水区还是淡水区都丰富多彩，别出心裁。 
咸水区渔村祭祀天后活动只在三月初三日天后神诞日春季进行，是沿海渔事活动的

                                                        
①
 笔者田野考察所获赛岐陈氏房契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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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安排，是一年安澜和丰盈的企盼。不同渔村祭祀天后有不同的方式，最典型的祭祀

活动有“阿婆走水”、“抢水”、“肥水”等，这些活动富有表演性和娱乐性。民国《霞浦

县志·礼俗志·春令俗》载：“（三月）二十三日，竹江乡天后神诞。报赛之日，乡人

俟潮涨时，舁神舆沿流而走，走至沙垅水渟处，接舆向水面放落，旋复抬起，上下起

落，如是三十六次，谓之‘安澜’，盖以波澜汹涌，藉神力以安之。而必以三十六次

者，盖以一年三百六十日也。俗呼‘阿婆走水’，未免亵渎。”《霞浦县志》又载“抢

水”之俗：“富足乡（笔者按：渔村）祀天后神。迎神赛会，各福户扈驶逐队争先，必

遍游所辖境一周。唯舁神舆之夫，必须选福户中之强健有武力者十八人。抬走如飞，将

回銮，则别有多数壮男子俟宫外，冲撞神舆，务使之跌坠，或群纤之，使其难于走动。

争撞之厉，甚至斗殴有受伤者。总之，皆不许神舆容易回宫之意，俗称‘赛轿’（笔者

按：“赛轿”即“抢水”）。果若是，而是年耕山、钓水、利市必倍常，抑亦奇矣。”沙江

（沙洽）渔村的天后祭祀异常隆重，沿续多日。每年三月二十日，按惯例渔人为天后神

像换袍服，袍服为信士制献，一年一换。上午天后换新袍，下午神戏开台。二十一日

“迎老爹”，纪念福宁知州徐必遇，“老爹”即指徐必遇。渔人中选取六秩以上、福寿双

全的男性扮演“老爹”，按知州礼仪巡游四境。“徐必遇，监生，辽阳人。（康熙）二十

四年（1685）任。”①传说徐赴任时取道海路，遇雾迷航，幸得沙江天后灯指引。嗣

后，徐必遇馈赠天后宫神牌 1面，正面署“敕封护国天上圣母神位”背面署“大清康熙
庚午年（二十九年，1690）福宁知州徐必遇敬叩”。此神牌保留至今。二十三日“阿婆
日巡”，二十六日“阿婆夜巡”，均抬妈祖婆神舆巡游全村，以得“肥水”。这时戏班表

演的天后神戏达到高潮。二十七日“阿婆走水”，习俗类似竹江渔村。② 
总之，咸水区渔村祭祀妈祖婆活动，不惜重金，尽心尽兴，娱人娱神，富有象征意

味和戏剧效果。特别是“抢水”仪式更显示了渔人迎风逆浪，奋勇进取的精神企求。民

国《霞浦县志·名胜志》载清道光中训导赠奉政大夫张光孝语：“⋯⋯神于江即江于

神，渔民能不欢忻鼓舞，醵金为会，以神我江神耶！惟其序际三春，人人焚香荐肴。” 
福安淡水区祭祀妈祖婆均以巡游乡境为主，以清代商品流通频繁的廉溪沿岸的集市

天后宫庙为例，所有的集市、码头的妈祖婆祭祀仪式，都选定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

婆神诞日。上游穆水天后宫信众先在穆洋集市的龙首桥头恭迎湄洲妈祖庙接回的香火，

道士们举行乡村平安大醮，随之信众抬出宫内妈祖神舆巡游穆洋十八境，另在穆水溪中

开出巨型纸船，船内堆满金铂，百余艘小船（本地称为“溪艃”）簇拥两边，穿行水

中，最后点燃纸船，以求商船出航波平浪静、一帆风顺、生意亨通。中游富溪津市的富

溪妈祖庙祭祀活动类似于穆水妈祖庙，唯一不同是信众们抬出妈祖神牌巡游乡境。下游

赛江市妈祖庙的祭祀活动也基本类同，不同点是专门以一艘大船，船中化妆诸位神灵，

在锣鼓声中畅游赛江。以上淡水区妈祖婆祭祀中均突出了妈祖婆巡游江河的环节，因为

内河在闽东腹地的商品流通中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定期祭祀外，龟湖山天后庙尚有专门

                                                        
①
 乾隆：《福宁府志》卷之十五，《秩官志·知州》。 
②
 俞孟中、黄亦钊：《沙江村民的妈祖崇拜调查资料》，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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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商事而举行的天后祭祀仪式。福安商会馆与龟湖山天后庙仅一墙之隔，清代福安是闽

东茶、麦等农产品主产区，一旦三春茶季或仲夏麦季时，商会必集众商先行祭祀妈祖

婆，再将货品从洋头码头装仓起航。到了盛夏黄花鱼汛期，商人们也会在龟湖山天后庙

祭祀后，再将来自咸水区官井洋的大宗鱼货卸船分发内地。① 
 

三、结 语 
 
总之，闽东妈祖婆信仰与水的存在（不管是咸水或淡水）息息相关，其咸水区与淡

水区的妈祖婆信仰各具特色。因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婆信仰主体人群的不尽相同，

其信仰动机也稍有差异，体现了我国民间信仰事项中固有的特征，即人们信仰动机之平

民化与功利性。再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咸水区与淡水区之军人与文人的分别介入，使得

闽东妈祖婆信仰又平添了几分官方色彩和国家意识，这是妈祖婆信仰与民间信仰中其他

神灵崇拜的不同之处。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转引了乾隆年间知府李拔文章：“乾

隆二十一年间，学士西蜀周煌等奉使琉球，途遇大风，舟已濒危，望见明灯，旋即得

济。其他官军、商贾往来海上者，罔不叠见显应，呼为‘妈祖’。”民间信仰形成的动因

之一是人们在命运自救与被拯救过程中的一种启迪与“觉悟”。诸如此类的传说反复传

诵，逐步增强了官员、官军、商贾对妈祖神灵的信任感与依赖感。渔人的生活经历使之

成了妈祖信仰的原创群体，商贾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了推广妈祖信仰的主导群体，而文

人、官军则是妈祖信仰的官方代言人。 
不管闽东咸水区还是淡水区，妈祖婆信仰的精神文化生活都离不开信仰群体各自的

经济生活，因而在各自的妈祖婆祭祀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仪式思维与行为模式，

他们都能在仪式象征的过程中实现人与神、人与人（包括官方与民间）的亲和力，并培

育起一种民间信仰所独有的普世性、实践性的宗教伦理与道德情感，同时还点燃了未来

希望、吸取了生存能量。渔村不同于农村，在封建时代，农产品主要自给，而海产品更

多是交易，因此，咸水区渔村与淡水区集市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地理

上的海河沟通，而且还涉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互动中，以霞

浦与福安为代表，闽东妈祖婆信仰从咸水区到淡水区，随着封建时代海洋经济与商品经

济的发展而流动。                                      
（责任编辑  于  光） 

                                                        
①
 以上资料根据笔者实地调查了穆阳缪氏祠堂管委会、富溪天后宫、福安龟湖山天后宫管委会的记

录整理汇编。 


